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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星期天夜光杯

! ! ! ! !"#$年，贵阳大剧院，第
八届中国舞蹈荷花杯比赛。
我站在观众席后方的灯控

室，既紧张，又期待。举起手中
的对讲机，我问他：“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对讲机里传来
我先生（他也是这个舞蹈的编
舞）同样紧张而期待的声音：
“准备好了！”
“起光！”我轻声对灯光师

发令。
寂静中，一个身着红色服

装、身披苗族银饰的少女出现
在渐渐推开的定点光中。她身
姿婀娜，一个个高难度的“三道
弯”，舞出内心充盈的喜悦。灯
光亮，鼓声起，十八位少女一跃
而出。伴随着喜庆的音乐，她
们或聚或散，或拥或离，哦，这
是在“送嫁”呢……
突然，她们围成一个圈子，

当出嫁的少女从中间慢慢站起
时，脸上出现了一道神秘的艳
红。音乐渐渐热烈起来，少女
给她的姐妹们都抹上了这一道
祝福的红霞，姐妹们难掩心中
的喜悦，身上的饰品随着热情
奔放的舞姿发出悦耳的声响。
音乐愈欢快，动作愈狂放，就在
推向高潮的一瞬间戛然而止！
台下禁不住爆发出一片掌声与
喝彩声。
我知道，成功了。我听见身

旁几位其他院团的领队在说，
“这拨演员真棒！”一位灯光师对

我说：“上海有这么好的演员
啊！”我努力抑制住兴奋，在心里
对姑娘们说：冷静、冷静，还没结
束，要做好最后一段！
优美的乐声又起，灯光变

幻，姐妹们聚集在舞台左侧，这
一次，她们舒缓的送嫁动作中，
既有不舍，又有期盼，既有惆
怅，又有憧憬。而舞台右侧，新
娘同样思绪万端，缓缓地，慢步
远去……更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声响起。

收光，演员们下场，我赶紧
跑到后台。此时，现场评分已经
亮出：我们是这三场比赛中的最
高分！后台已一片喧腾，姑娘们
笑逐颜开地唧唧呱呱乐成一片。
看见我来了，她们喊着“李老
师！”一起上前和我激情相拥。姑
娘们激动得哭了。
评选结果：《一抹红》获得

了荷花杯民族民间舞群舞组作
品金奖———这是中国专业舞蹈
艺术的最高殊荣。

得知获奖结果，我激动不
已，又如释重负，因为终于向我
们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交了
一份满意的考卷。当初，陈家年
院长和副院长李海霞亲临现场，
做节目合成指导，对每个舞段的
灯光色调反复调控，精益求精。
记得他们再三叮嘱演员：“掉脑
袋也不能掉头饰！”这不是下了
“军令”吗？还好，我们的姑娘大
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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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抹红》的成功，是因为
它来自多彩的生活，是因为它
在我心里孕育了七年之久。

!%"&年，我在北京舞蹈学
院民间舞系学习即将毕业。这
年的毕业采风，我们来到了贵
州凯里市台江县，时值苗族的
传统节日———“姊妹节”。

节日当天清早，我们从住
处出来，满眼都是穿着盛装、打
扮俏丽的苗族姑娘。她们身上披
着的银饰华美精致，据说有 &%

斤之重。来到广场，只见成千上
万的苗族姑娘，按村寨围成了一
圈一圈的表演团队，已经踏着舞
步在热身了。简单的仪式之后，
伴随着木鼓声隆隆响起，姑娘们
踩着四方步，兴高采烈地载歌载
舞。放眼望去，一片琳琅，一片娇
艳，真是美不胜收。

置身于如此鲜活的民间文
化盛宴中，见到如此丰富的原生
态舞蹈动作，我们身上的舞蹈细
胞立刻被激活了，加入欢乐的
“圈子”，大家一起跳了起来！

参加完广场盛典，我们坐
着手扶拖拉机，去台江县的丹
寨“下生活”。我们几个同学住
在一位老大妈家里。
次日一早，我们出门穿行

在吊脚楼间，突然，传来一阵炮
仗声。循声而去，看见一家人家
院子外面，围着许多喜气洋洋
的人。我们挤进去询问，站在门
口的一位阿妈笑着说：“是我嫁
女儿呐！”
“姊妹节”碰上嫁女儿，真

是喜上加喜！听说我们是来采风
的舞蹈演员，阿妈热情邀请我们
参加婚礼。我们正想进门，却被
阿妈一把拖住，她伸手在我们的
额头都抹了一下，嘴里还念念有
词地说着什么。我的额上感到一
抹水凉，这才注意到，阿妈手里
拿着一只大粗碗，碗里浸着一张
红纸，水也洇得红红的。我再看
几位同学，见她们脸上也都被抹
了一道鲜艳的红霞。
走进院子，发现年轻的姑

娘们，人人脸上都有一道红霞，
映衬得婚礼现场喜气洋洋。院
落里摆着几条长桌，桌上全摆

着一溜儿的大猪头，还有许多
大碗的米酒，宾客可以随意吃、
随意喝。
原来，这一抹红是苗族人

嫁女儿的规矩：只要是未出嫁
的姑娘，到新房里来都要抹上
这一道红。这是一种美好祝福
的仪式。
那天，我们参加婚礼就从这

一抹红开始，这道苗寨天边的红
霞就此飘进了我的心里……
几年过去了。!%$%年的时

候，我正创作一个苗族群舞作
品。所有的舞蹈元素都编好了，
姑娘们开始排练了，但我总感
到不满意，缺了点什么。

那天深夜 !点，我还睡不
着，一个人靠着沙发坐在地上，
呆呆地想着。我先生见我如此
“进入状态”，知道劝说是无效
的，干脆也不睡了，与我一起“聊
舞”。他沉吟道，这个作品的构成
元素是不错的，是不是还少了一
个“魂”呢？先生的话让我似有所
悟……半晌，突然间，我的眼前
飘来了一抹红霞……

美丽的《一抹红》就此诞
生。
作品的“魂”找到了。我重

新编排了舞蹈，调整了结构，增
加了舞蹈的叙事性与画面感。
我还大胆地进行了改变：传统
苗家的婚装，是黑色底配银饰，
我却改为了红色，因为这更符
合作品的艺术内涵，更具备视
觉的冲击力与情绪的感染力，
这是一种艺术升华。

我把这一抹红
的颜料，巧妙地藏在
领舞演员的手镯里。当
出嫁少女从其他簇拥
姑娘的“圈子”
起身之时，她
的脸上都已染
上了一抹红
霞。这神秘的
瞬间将青春
的美丽尽情
渲染……

! ! ! !舞蹈演员，都是“苦出身”
———不苦练不成呀。我走上舞蹈
之路后，才知舞蹈之“苦”，但开
初，我乐着呐。

我母亲年轻时曾在温州艺
校学艺，但她毕业时生不逢时，
被分配到了制衣厂。虽然半途而
废，但“舞蹈梦”始终萦绕在她心
头，她时常自己在家里秀一把，
后来还把梦想寄托在了我的身
上。
见母亲在家手舞足蹈，小小

姑娘的我自然而然就模仿起来。
三四岁的时候，我已经“上台”表
演了。不过，这舞台只是家里的
大床。我跳母亲教的《白毛女》，
母亲在床边伴唱：“北风那个吹
呀，雪花那个飘呀……”母亲还
教我如何做云手，如何在手臂舞
动时，眼神也要跟着走……我很
开心这样玩着。

就这样，我被母亲引入了舞
蹈之门。'岁那年，我如愿考入温
州市少艺校学习舞蹈，从此走上了
这条艰辛而又充满乐趣的路。
黄豆豆也是那一届的学生，

与我还是同班。舞蹈演员的形象
是很重要的，修长的身体是必须
的。为了修身，我们很多“舞蹈小
孩”都在家练过“吊环”。那是把
两只脚扣在吊环里，人倒吊着。
我到黄豆豆家去，见他家是

老房子，吊环是吊在横梁上的，

黄豆豆就在吊环上“倒挂金钩”。
我家是居民楼，没有横梁，吊环
就吊在门框上。每次练习，我先
要自己“起范儿”（拿大顶），母亲
在一旁一把抓住我的脚，钩进吊
环里“倒挂银钩”。有时候一下没
起好，会一脚踢到母亲脸上呢。
怕我脚钩得疼，母亲给吊环裹上
了毛巾。

$('(年，上海市舞蹈学校
来温州招生，我和黄豆豆都入选
了。当时上海的报纸称我们为
“幸运儿”。的确，要从几千名考
生中脱颖而出，难度相当高啊！
考上舞校，我们一家都兴奋

不已，不过却遇到了挑战：招考
的老师说我条件都很好，就是有
点胖。好吧，这个暑假我就减肥！
节食、运动，我母亲还想出了“跳
摸篮球”的方法———把篮球吊在
住宅楼的外墙上，让我用力跳着
去够篮球，一方面减肥，一方面
也有助于长身体、锻炼腿部力
量。一个暑假下来，我成功地减
了 '斤体重，符合了招考的老师
的要求。

到了学校，我还得控制饮
食，一些食物得“忌口”。还好，我
要减肥，黄豆豆却要“增肥”。原
来，男舞蹈演员需要更强壮的身
体和力量。所以，我经常把肉、牛
奶什么的送给他吃，算是助他
“一饭之力”。

! ! ! ! #(()年我从上海舞校毕业
后，留在舞校任民间舞教师，同时
兼任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主要演
员。其间，参演了许多舞蹈。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那次排练丁伟导演编的彝

族三人舞《小河淌水》。这支舞
蹈由两男一女表演，有很多定
格式的高难度动作，我就“代
表”水。

有一
组 动 作 ，
是表现河
水 欢 腾 ，
奔涌而出
的 情 景 。
两个男
演员一

人抓住我的脚踝，一人抓住手
腕，凌空将我向上甩 #'%度，随
后，双手托举住我，而我则在半
空中下腰，形成“拱形”，还要
“定格”。这组动作将雕塑的力
度与舞蹈的柔韧相结合，称得
上是“美的瞬间”。

另一组动作，两位男演员
相叠，躺在地上形成“方形结
构”；而我，则要踩在男演员的
胸腹部和腿胯部，站在上面摆
出造型，并倒立起来。我知道，
这组动作男演员是很辛苦的，
所以晚上到练功房加练时，我
没有叫他们，而是自己搬了个
琴凳做他们的替身，一遍遍地
练习。后来，他们知道了自己被
琴凳“代替”的事，主动来陪我
练，令我十分感动。我们一起将
这组动作磨练得天衣无缝。

这支舞作为 #(('

年“上海之春”
的表演节目上
演，我也成为第
一批登上上海
大剧院舞台的
演员之一。

! ! ! ! #((( 年我又考入北
京舞蹈学院，!%%&年从北
舞毕业后，到上海戏剧学
院舞蹈学院任教。作为教
师，我的本职工作是带好
学生。而在教学工作之余，
我不断地做各种尝试，创
作出不同风格的舞蹈；我的
学生，则用完美的表现诠释
了我的艺术构想。多年来，
我的创作获得许多殊荣：中
国舞蹈荷花杯比赛群舞组
金奖、华东六省一市专业舞
蹈比赛独舞、群舞金奖……
我指导的学生也在各大比
赛中获得了众多奖项：桃李
杯舞蹈比赛、荷花杯比赛、
华东六省一市比赛……每
一个学生都是我的骄傲，
我与她们一起进步，一起
追寻着梦想。

《一抹红》的这批演
员，是我从一年级就开始
带的。在排练的日子里，我每天在
学校的时间超过 #*个小时，而且
没有节假日。学生们因此给我起
了个绰号：排练姐。
《一抹红》的领舞，是个能将动

作充分夸张，舞台表现力很强的演
员，但是基本功不扎实，当时转个
&+"度的圈都站不稳。每天上完课，
我就陪她加练。我想出了个绝办法：
扎了两个五斤重的沙袋，绑在她脚
上练。开头，可把她累坏了。咬牙坚
持了半个月，取下沙袋后，她对我
说：“李老师，怎么这么轻松！”
舞蹈训练是枯燥的，有的只

是一遍遍的重复。有时候，会因此
影响到发挥。这时候，就得想办法
打开学生的想象力。在排练《咏
荷》时，因为太辛苦，演员身体、精
神状态都跌入低潮。特别是一个
模仿小荷迎着阳光缓缓绽放的动
作，那天怎么练都找不到感觉。我
和演员相对而坐，心里着急。突
然，灵机一动，我对她说：我们不
在房里练了，我们出去。说罢，拉
着她就往外跑。跑到天台上，我对
她说：“你看，阳光。你闭上眼睛，
面朝太阳，你就是那支娇嫩的小
荷，在向阳开放呢———柔软、娇
羞，充满希望……”
在闪耀的阳光中，这支小荷

终于绽放……
!"$! 年，我创作了《羽化灵

蛇》。这支舞蹈的主题是一条有灵
性的小蛇，经过痛苦的蜕变，最终
羽化成人，灵感来自《白蛇传》里
的小青。我采用山东秧歌的步态，
来表现这条“灵蛇”。用北方的舞
蹈语言，表现江南的故事，会不会
格格不入呢？事实证明，只要融合
得当，“南北”相得益彰，反而丰富
了舞蹈语汇，取得出奇制胜的艺
术效果。
我给演员设计了一把伞。伞

不仅仅是标明场景的道具，它的
开合旋转，起落伸缩，也是“灵蛇”
表现内心世界的肢体语言。排练这
支舞蹈时，我反复给女孩说戏，告
诉她如何寻找到“蛇”的仪态
感———那种静如磐石、动如闪电的
动作感觉，那种蜿蜒顾盼、柔若无
骨的身体感觉。我带她跑图书馆、
上资料室、看视频资料，还叫她去
看《青蛇》等相关的影视作品。

当看着舞台上那轻盈灵巧、
柔美曼妙的“青蛇”时，我深深地
被打动了，从心底深处为她发出
喝彩……
《羽化灵蛇》获得了 !"$!华东

六省一市专业舞蹈比赛作品金奖。
其实，《羽化灵蛇》又未尝不

是追寻梦想的一个象征呢？追寻
梦想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当
你有了一个艺术灵感、艺术梦想
时，你会苦苦追寻，这其间，有无
数的艰难与挣扎，是一个往更高
境界蜕变升华的过程。当完整的
作品呈现在眼前，展现出你梦想
中的那种美时，就如同天边的一
抹红霞，无比美好……

一抹红霞映舞台

红霞本自苗寨来

“倒挂银钩”苦中乐

《小河淌水》我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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